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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罡

请原谅我的一惊一乍。是的，我挖到了十
万年前的“象牙铲”，准确地说叫“象牙铲形
器”。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能很难理解我为
什么这么激动。那我告诉你，当年著名考古学
家裴文中先生挖到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眼
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的发现当然比不了北
京人的头盖骨，可是对于我们做旧石器时代
考古的人来说，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收获，也是
可遇不可求的。这几个月我每次半夜醒来的
时候都会想，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当初并没抱太大希望

事情要从2020年8月20日说起。当时正
在外搞调查的我接到我院孙波院长的电
话。说有群众在沂水跋山水库发现了动物
化石，是被水冲出来的，让我过去看看有没
有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东西。说实话，当时
我心里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自2010
年在山东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我
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如某某区域发现
了化石，或者洞穴，大多都是兴致勃勃地赶
去，一无所获地怏怏而归。去得多了，心境
也逐渐疏懒起来。近年来调查的洞穴很多，
也大多一无所获，仅仅是在调查名单上删
去一个个陌生而又生动的名字，圆圆洞、肥
猪洞、疯狗洞……旷野遗址的调查就更难
发现了。

尽管不抱多大希望，但是该去看还是
要去。8月23日，我驱车来到跋山水库。当时
现场人员较多，我仔细翻看几件采集到的
石英，心里不由得腾升起一阵阵喜悦。其中
有几件属人工制品无疑。我又绕着地点转
了两圈，觉得地层也没有问题，看看周围略
成规模的台地，脚下所踩踏的小平台很可
能是古沂河的阶地。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
里将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无疑了。

我将情况上报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和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
队，对跋山遗址开展了初步清理，主要工作
内容就是对已经出露的动物化石进行记录
拍照提取和简单的室内加固处理。在遗址东
北角开挖一条探沟，提取4个年代样品。由于
发掘区域在溢洪道旁，发掘工作势必改变河
道走向，需要对发掘区域进行水利环评，因
此未做任何的实质性发掘工作。2020年11月
10日，我们的野外工作结束，同时也将揭秘
的时间推延至2021年的上半年。

一出手就是“六万年”

2021年4月中旬，跋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被提上日程。汛期的迫近意味着遗址将面
临着再次被冲刷的危险，并且不可避免地
被进一步破坏甚至消失殆尽。经国家文物
局审批后，我们紧急开展对遗址的抢救性
发掘工作。

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实地测量计算，遗
址暴露出来的面积大约在200平方米。根据
遗址存留区域剩余两个相对独立单元的情
况，我们把遗址分为两个发掘区进行布方
发掘。北部的发掘区实为一个小残丘，顶部
受调洪水流冲蚀和自然重力双重作用坍塌
严重，大体呈浑圆状，发掘面积很小。同时，
这个区域最初是不确定是否有文化堆积的。
2020年末试掘探沟时，发现过一件石英制品，
但不确定是否出自地层。因此把这个区域划
为今年发掘区之一，就是为了搞清楚它的性

质，究竟仅仅是生土还是也有人类活动的
痕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发掘刚开始便收
获了惊喜。在发掘开始大约一周后，负责该
区域探方发掘的年轻技师刘春宇喊我去看
一下他刚刚清理出的石英制品。我放下手
中的工作，顺着土方台阶登上他的探方，看
到了规整的探方内出露的一件边缘锋利且
远端呈尖角状的石英片。直觉告诉我，这是
一件几乎未经磨蚀的石片。测量完基本出
土信息后我拿起它仔细观察，确认了其人
工性质。这意味着这是生活在这里的最后
一批古人类所遗留下来的、蕴藏着数万年
前生存密码的一件标本！我将这一层位划
为第①文化层。后来的测年数据指示这一
层位的绝对年代为距今6 . 1万年！

与时间赛跑

北部发掘区的发现令我欣喜不已，与此同
时，南部发掘区也有了发现。南区顶部层位去年
发现的时候同样不确定是否包含文化遗物。我
们发现的化石和石英制品是在这一层位之下半
米左右的位置。而该层位的土质与化石层明显
不同，也就是说，这又是一个新确认的文化层，即
后来划定的第⑤文化层。11月份初步测年数据出
来后显示其年代为距今约6.8万年。

那时我还无法确定这个堆积超过8米
的残存剖面究竟包含几个文化层。发掘工
作进行了半月有余，我始终处在一种紧张
的野外发掘状态里无法抽身，来不及静下
心来仔细思考，结合遗址自身特点改进清
理方式。发掘出土的数量繁多的文化遗物
令我应接不暇，每天带着为数不多的队员
在工地上对着出土物清理、测量、绘图、拍
照，一直在同时间赛跑。因为参照往年的情
况，7月初左右就进入汛期。随着雨量增加，
水库库容达到限制便会调洪放水。去年的
排放量达到每秒800立方米，当时水位已迫
近上文化层中部，高强度的水流冲刷导致
临河区域的下文化层里的大象门齿被发
现。因此，每每想到如果不抢在这之前完成
发掘的话，这么重要的遗址将被白白冲毁，
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的。

因为是抢救性发掘，目标是在两个月内
完成200平方米的发掘任务。在保证发掘质
量的前提下，我愈发感受到这个遗址的重要
性。但抢救性发掘导致发掘方法还是有些粗
放的，无法做到系统全面收集遗址的考古学
信息。显然抢救性发掘已经不适合我面前的

这个遗址，它理应有更充裕的发掘时间和多
学科的发掘人员参与其中。好在之后的重大
发现最终改变了原来匆忙的发掘计划。

我的手禁不住哆嗦起来

在进行探方发掘的同时，我也急于搞
清楚待发掘区域下部地层的堆积情况。因
此在南部发掘区临河的小断面处开掘4条1
米宽探沟，而这些“投石问路”的前站工作，
不但有了惊天发现，也最终促成了跋山遗
址下一步发掘计划的彻底调整。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5月12日，当时考
古队员在清理探沟2的下文化层（后来划定
的第┩刀德文化层），他们大声地喊我。我过去
一看，这一文化层中赫然出现了一根象的
门齿和一段臼齿。天哪！当时我便注意到门
齿较粗一端断面平齐且规整，好像经过打
磨和抛光一样，它光滑的铲面和硕大的体
量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这意味着什么？这很
可能是当时人类曾经用过的工具！我接过
队员手中的工具，接着清理，我能感受到我
的手甚至有点哆嗦。

下工之后我向山东省博物馆的孙承凯
研究员请教，他根据形态学特征认为两件
化石是属于古菱齿象的。我翻阅相关文献，
也赞成他的观点。剧透一下，这件器物就是
后来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所命名的“象牙
铲形器”，最近的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是不
晚于距今9 . 9万年。当然那个时候还不知
道，这是后话。

随后5月下旬在探沟3的发现更为壮
观。我的本意是搞清楚这下面的堆积情况，
考古队员在往下开挖探沟时触碰到地层里

（还是第┩刀德层）象的股骨，而这块股骨硕大
而且完整，他便向四周扩大了清理面积。结
果清理出一块两三平方米的区域，出露大
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粗略观察，包括赤
鹿、原始牛和象等，骨骼硕大且与石器相
伴。面对眼前的景象，我禁不住猜想：数万
年前这里有一个水草丰美的小湖，它是史
前动物和人类经常光顾的饮水之地。而有
时一些年老体弱或幼年弱小的哺乳动物不
慎陷入泥沼常常无法抽离，它们便成为古
人类大快朵颐的丰美食物。他们在此猎杀、
肢解动物遗骸，留下数量众多打制过的使
用过和没有使用过的石器……

当然，如此浪漫的遐想只能瞬间而过，
我接下来必须面对实际而紧迫的问题：下
一步的发掘该怎么办？

专家鉴定与进京汇报

截至6月初，跋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已开
展一月有余。两个探方清理文化层厚度都在
1 . 5米以上，出土编号及筛选标本5000余件。
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怎么办？我有些拿不
准，感觉必须向孙波院长汇报。孙院长接到
汇报后当机立断：暂停发掘，立即召开专家
现场会。我知道，这次专家现场会就是对我
们这段发掘的一次成绩判定。

6月7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以
及山西博物院等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第
四纪地质、动物考古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
者，在沂水召开跋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会。
我就如一名学生在等待老师宣布考试成绩
一样，听着与会专家的意见。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由紧张变为欣喜。与
会专家对5月12日发现的象门齿产生了浓厚兴
趣，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家陈全家教授将其命
名为“象牙铲形器”。尽管专家们对象牙铲形器
是否经过人工磨制修理还存在不同意见，却一
致认为这是一件经过人工使用的工具。

说实在的，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有些
发蒙。这是真的吗？我有点不太敢相信。自从
干考古这些年来，我非常羡慕那些从事新石
器、商周、战国秦汉等时段的同事们，他们不
时地挖出好东西，闹点大动静。可是对于我这
搞旧石器的来说，挖出“宝”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可如今，咱就真挖到宝了。哈哈哈，当然，
笑是在心里，现场绝对不敢。

接着说当时。与会专家不但对遗址价值予
以高度评价，还对下一步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工
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指导建议。鉴于这次发现
在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均极为重要，因此需要
制定长远的发掘、研究规划。沂水县政府与文
化和旅游局也大力支持遗址的保护工作，一个
月时间修建成一条长90米、高5米的围堰，将遗
址彻底封护起来。今年的雨水比较丰沛，但遗
址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和破坏。

9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旧石器
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通报包括
沂水跋山遗址在内的三项重要考古发现成
果，我代表项目负责人孙波院长进行了现场
发言。专家们一致认为跋山遗址包含多个连
续的文化层位，出土丰富的古人类遗物遗
迹，对于建立我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连续演化，研究
当时人类的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
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跋山，还会有什么奇迹？

之后，好消息接踵而至。
10月26日，送检样本测年结果出炉。我

之前曾经剧透过，象牙铲的年代不晚于距
今9 . 9万年。10月28日，跋山遗址入选“山东
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名录。

更令人欣喜的是，跋山遗址发掘计划彻底
改变，已从抢救性发掘转变为主动性发掘。出
于保护、研究要求的不断提高，并结合遗址自
身保存状况及研究需要，我们已围绕特定学术
问题制定五年工作计划，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也就是说，目前工作刚刚开始，发现的仅是冰
山一角。以后的跋山，也许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在等着我们。至于还会有什么惊人发现，我愿
意在今后几年时间里耐心等待。

天哪，我挖到了十万年前的“象牙铲”！
——— 沂水跋山遗址发掘记

本文作者（右）和同事小心翼翼地对象牙铲形器进行清理。

▲跋山遗址出土的象牙铲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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